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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遭迫害　张广才医生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


张广才医生，今年五十四岁，家住河北省沙河市，原籍山东省冠县斜店乡南满才村，他的父亲张可臣是山东省冠县一位有名的牙医。法轮大法传到冠县后，张可臣老医生和他的几个儿女和儿媳都修炼大法，在大法中受益。


可中共和江氏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一家人遭到残酷的迫害，张广才多次被非法关押，肋骨被踢断，张可臣老医生也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放弃修炼，在儿女遭受非法劳教、酷刑、非法关押的忧心中不幸离世。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张广才医生向最高检察院投书，控告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江泽民剥夺百姓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


张广才医生列举的一家人遭受江泽民集团迫害的主要事实如下：


遭非法劳教 肋骨被警察踢断


一 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间，我因身体不好，在医院治疗多次，没有效果，到一九九五年八月无法正常在诊所工作，我弟弟来帮我工作，他让我学炼法轮功。几天的时 间，我的身体奇迹般地恢复正常。沙河的亲戚朋友看到我的变化，很多人都想学炼法轮功，我就用我的电视机给他们播放师父的讲法、教功录像，很多人从大法中受益。


一九九七年初，沙河市公安局政保科科长贾起芳、胡现林到我家，看到我从外地书店给别人捎来的大法书，拿走了几本，几天后，又把我弟弟叫走，说让交一万块钱，我跟他说：“法轮功学员教别人炼功，不收费，捎来的书也是按原价给别人，这是法轮功的原则，我这是在做好事。”没给他钱，他们就拿走我的电视机、放像机、大法书等一车个人物品，至今未归还。后来我向市领导反映这一情况，领导说：“肯定是上面让他们查的，要不他怎么能拿你的东西。”这也是我后来去上访的原因之一。


二零零零年十月，因我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进京上访和与人讲中央电视台对大法师父讲法内容断章取义、误导民众的真相，被送邯郸劳教所劳教两年，在那里受尽苦难。


二零零二年初（腊月二十九上午），廊坊法轮功学员石金树身体不好，没起床吃饭，我叫老石起来喝点水，被教导员（二大队）王旭升（音）看到，进屋说：“不知道吗？你们炼法轮功之间不能说话。”我说：“老石身体不好，没起床吃饭，我想叫他起来喝点水，大过年的，都快六十岁的人啦，这样做有错吗？”王旭升说：“好事不用你做。”我说：“我没做错事，在一个屋住着，不能说话，谁定的？”王旭升两眼一瞪：“江泽民定的。”我说：“江泽民定的也是错的。”他叫两个劳教人员把我带到队部开始打我，打着打着，王旭升朝我的左下肋猛踢一脚（穿皮鞋），当时我坐在地上就上不来气。就这样，把我带回屋，我痛苦得躺在床上。


为此老石绝食抗议。正是过中国年的日子，为了不麻烦别人，我一直忍受着，几天后，身体状况更加恶化。同室的反映到大队长赵如春那儿，他带我到劳教所的卫生所看了看没说啥。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日上午，本队杨科长、高飞（音）等几人带我到邯郸一家医院拍片，杨科长拿着结果对我说：“没事，不信你看看。”当时我相信他，就没看。后来才知道，我有两根肋骨被王旭升踢断。警察们竟不顾我受到的严重伤害而对我进行欺骗。


但是由于情况严重，他们怕承担责任，当天下午就给我办了解教手续。劳教所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到期解教也不让回家，通知当地公安局接回，送当地的六一零办的转化班继续关押，继续洗脑迫害。但当地公安局不去接，我家人去了，也不让接回家，劳教所就把我送回沙河公安局，政保科长贾起芳看我的身体状况严重不敢接受。这时劳教所的人把我从车上扶下来，放在公安局大门外溜走了。


父亲张可臣被迫害离世


我父亲叫张可臣，是冠县的一名老牙医，在一九九二年时得了脑血栓，之后，日常生活必须由家人照顾。一九九四年初有幸开始学炼法轮功，短短十几天的时间，身体就奇迹般恢复正常，又能象得病前一样，给人修牙了，这件事在当地都传开了，都知道我父亲是因为炼法轮功把身体炼好了。从炼功开始一直到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五年多的时间里，我父亲没有吃过一片药，身体非常健康，后来我们全家人基本上都炼起了法轮功，受益颇多。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在江泽民的一手策划下，全国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我父亲也被关押到冠县办的“转化”班，这是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的地方。几天后，当地官员来给我父亲做“转化”，说：“你炼法轮功脑栓好了，这我们都知道，可是上面不让炼了，我们没办法，上级领导来咱县检查转化情况，你支持一下我们的工作，照我们的要求说一说，你和你的几个孩子都可以放回家。”


因为炼功，当时我们兄妹几人也都被关押起来，在这样的压力下，我父亲在冠县清泉宾馆县市领导面前违心地说：“我炼法轮功脑血栓是好了，可是听领导讲为取缔法轮功光这些天，国家花的经费超出了一场越南战争的钱，给国家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我不炼了，不给领导添麻烦了……” 县市领导在他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他录了像，并把他说的话删掉一部份后在冠县电视台播出。这件事给他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从此少言寡语，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


二零零零年十月，我和弟弟、妹妹为讲清法轮功真相上访同时被非法劳教，有三个孩子没人照看，都留给了我父母照顾，更加深了他们的生活负担，同时精神也受到了很大的痛苦，等我从劳教所回来时，看到我父亲生活自理都成了问题，为了方便照顾他们，我就把父母接到沙河住。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我父亲因脑血栓复发正在沙河市医院治疗，我去医院伺候的路上，被沙河市国保大队便衣警察绑架到看守所，我问他们为什么抓我，他们只说 “你在这想想吧。”国保警察侯守红手里拿着两张纸，也没让我看，问都没问我，直接和那几人说：“给他写上拒签！”就把我关进号里。我在看守所里被非法关押了五、六天，也没人问我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把我关起来。


这时，侯守红到看守所拿着劳教书对我说“你被劳教了！”我拿过来一看，上面说我“给了别人法轮功材料，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我只是修炼了法轮功，没参加过任何组织，按照国家法律讲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是合法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江泽民的个人意愿，不是法律，同时绑架了这些参与迫害者，使他们都做了违法的事，为了制止他们继续迫害，我家人依法请了律师，向法院起诉他们，要求依法立即无条件释放我回家，可法院就是不受理。不敢受理，就足以证明对我的关押是非法的，就这样我在劳教所里被关押了整整一年零九个月。


而我父亲在思念、担心儿子的思想压力下，不幸去世了，去世时，劳教所也没让我见父亲最后一面，这给我思想上造成了终生的痛苦。在这期间，沙河警察无故到我家搜查、骚扰，把我儿子的笔记本电脑拿走，至今没归还。


二零零四年遭绑架 被迫害皮包骨


二零零四年六月六日，沙河市公安局刘同林、禹书平等到我的诊所又要实施绑架，我问他们：“我做了什么违法的事？”禹书平说：“你炼法轮功我们就抓。”又带人到住宅楼抄家，家里没人，门锁着，我儿子从学校放学回来，他们就搜身、抢钥匙，因他们没出示任何证件、穿着便衣，孩子认为是土匪，坚决抵制，他们恼羞成怒，就以妨碍公务为名将几天后就要参加高考的儿子一起绑架。


那天，他们就把我家住宅楼的防盗门撬坏，到屋里到处乱翻。没翻出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次在门诊拿走了五百元现金。他们把我劫持到公安局后铐在铁椅子上八天八夜。之后，他们把我劫持到邢台市所谓的“法制教育中心”，强迫我放弃修炼。经常把我绑在铁椅子上，不分白天黑夜的折磨。有时他们一个劲地摇晃我的头，不让我睡觉，而且还限制我去厕所的次数。


这样经受了三个月的痛苦煎熬，身强力壮的我瘦得成了皮包骨。当时我妻子张兴芳在门诊不让他们把我带走，说：“我们很忙，有啥事就在这问吧。”他们就以妨碍公务为由，非法把她关押沙河看守所三个月。期间，警察向孩子和亲戚索要几千元，说交钱就能放回。孩子和亲戚不助长他们这种行为，没给他们钱，三个月后才把我俩一块放回。


二零零四年再遭绑架 铐在铁椅子上迫害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沙河市公安局便衣警察到我的诊所，又将我夫妻二人绑架。当时我正穿着白大褂，连衣服也不让换，直接把我劫持到邢台“法制教育中心”，铐在铁椅子上。邢台警察宋家锡等在手铐里夹上书给我上“背铐”，并使用电警棍刑讯逼供。这样使我的手腕上留下了伤痕，宋家锡在折磨我近一小时说： “你恨不恨我？”我说：“我不恨你，但你这样做，对你不好。”这时他们才停止折磨，把我从铁椅子上放下来。


第二天晚上又把我铐在铁椅子上。 我因此绝食抗议迫害，又遭到那里副“校长”邱有林的暴力灌食。短短几天时间，我被折磨得呼吸困难、咳嗽不止、全身疼痛、夜间时常憋醒。到医院拍片显示肺部 有严重损伤。我的身体越来越差，警察怕承担责任把我退回沙河，沙河市公安局警察又把我劫持到邯郸市劳教所，劳教所查出我被折磨得肺部有问题，没敢接收，我才得以回家。


而我妻张兴芳则被劫持到石家庄非法劳教一年零九个月。我回家后，因身体不适，无法在门诊工作，回冠县和父母、弟弟一块过年。


二零零五年大年前 与弟弟一起遭绑架


二零零五年二月四日，将要过年了，沙河市公安局侯守红等和冠县警察陈月芝一同来到冠县父母家来绑架我，把我绑架回沙河，啥也没问我，我也不知道为啥，就被关进了看守所。我弟弟也被关进冠县看守所。大过年的，家里就剩下年迈的父母和几个孩子，我担心父母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为了尽快回家照顾他们，我采取了绝食、绝水的方式抗议对我的非法关押，期间两个月隔三差五地对我进行灌食，造成我身体非常虚弱。一天下午，他们发现我意识不清，看守所路医生给我量血压，说血压四十了，急忙叫来救护车把我拉到市医院抢救，两天后通知家人把我接回。两个多月的时间，我的体重从一百三十斤降到一百零二斤。


妻子张兴芳以纯善之心向国家领导反映情况却遭关押


我妻子张兴芳在媒体上看到当时的前总理在视察信访局时讲，有重大问题可以往上反映情况。她本着对政府的信任，于二零零零年正月十四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反映她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法轮大法要求学员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要求给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没想到信访局叫来沙河驻京办把她带回沙河，沙河公安局把她关进看守所四十多天，期间强制她写不炼功的保证，又让我向公安局政保科交五千块钱，又向看守所交了五百六十元后才放回家。


 

















截至2015年6月下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2、1亿。




















